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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万计简牍“排队”
等待保护修复

简牍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至魏晋时
期，这个时期正值我国历史嬗变的重要时
段。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
究中心主任陈伟认为，作为这一历史进程
的原始记录和直接遗存，简牍比传世文献
更具特别价值。

兰州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学生王瑞霖
每周都参加学校与甘肃简牍博物馆联合
举办的“读简班”，在他看来，简牍再现了
很多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比如悬泉置
遗址出土简牍中记载了边关小吏餐食、账
目甚至挨骂的故事。这让历史充满了温
度。”他说。

目前，我国发现的简牍主要集中在湖
南、湖北、甘肃三省。其中西北地区出土的
基本为“干简”——由于出土地气候常年干
旱，简牍早已自然干燥，后续保护主要考虑
温湿度和空气环境；而南方地区出土的多
为“饱水简”，存在糟朽、残缺、开裂、变形变
色、微生物侵害、盐类病害等多种问题，保
护修复更为复杂。

国内简牍修复领域实力最强的湖北荆
州文物保护中心，近年来累计完成 13 万多
枚竹木简牍的脱水工作，饱水简牍修复量
占全国 90%以上，但仍有 37000 多枚简牍在

“排队”等待修复。
中心主任方北松介绍，简牍保护包括

清洗脱色、脱水加固、干燥定型、粘接修复
等步骤，中心及其设立在长沙、兰州等地的
7 个工作站每年能为 7000 枚竹简进行脱水
保护，消化现有存量需要将近 6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简牍保护实验
室文保人员张晓英说，修复只是简牍保护
中的一个环节，研究院待采取保护措施的
简牍数量约 14000 枚，实验室每年只能完
成约 2000 枚简牍的保护工作。由于研究
院同时承担考古发掘工作，除了保护已出
土简牍，还要随时“迎接”新出土简牍，简牍
保护修复时间进一步拉长。

专业人员少、修复难度大

记者采访发现，大量简牍等待保护修
复的背后，一方面是近年来简牍大量集中
出土，存量激增；另一方面，简牍自身特性
决定了其保护修复难度大，专业简牍修复
人员缺口也相对较大。

记者梳理发现，近些年，多地出土大量

简牍。2021 年，荆州王家嘴墓的楚墓中发
现 3200 余枚战国简牍；2023 年，湖南郴州
渡头古城遗址发现 1 万余枚吴简；2023 年
底公布的荆州秦家咀墓地出土战国竹简
3900 余枚。

“近三四年各地出土的简牍数量，可能
超过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总和，有的地方
一次性就出土了上万枚。”方北松说，原有
存量等待修复，增量集中出现，加剧了“排
队”现象。

专家介绍，除了存量大、增量多，简牍自
身特性也给保护修复工作带来诸多挑战。

“‘饱水简’长期泡在地下饱水缺氧的
环境中，出土后如同煮得软烂的面条，氧化
后迅速变黑，字迹常有脱落，且碎片数量巨
大，保护难度极大。”方北松说，简牍保护修
复每一个步骤都要细心操作，稍有不慎就
可能损坏简牍上的文字。

记者在荆州文保中心看到，工作人员
熊佳和同事正在对荆州秦家咀墓地出土简
牍进行清理，每人面前一枚浸泡在纯水中
的竹简，用细笔小心轻扫简上的泥土。“一
枚简通常需要清理一整天。”熊佳说。

除了清洗脱色、脱水加固、干燥定型、粘
接修复等步骤，还需进行红外扫描、数据采
集、文字隶定等操作，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与此同时，专业简牍修复人员相对有
缺口。

荆州文保中心简牍项目负责人史少华
近日赴云南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同
修复云南河泊所出土的 15700 多枚木牍，

预计到 2027 年全部完成。“算上各地文保
工作站和地方派来荆州文保中心跟班学习
的文保人员，只有 20 名专业简牍修复人
员，人手比较紧张。”他说。

由于专业简牍修复人员少，一些地方
抽调人员协助进行简牍保护修复。

在简牍出土大省湖南，湖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是承担湖南省简牍文物发掘、保
护、整理研究工作的主要科研机构。目前
该院共有 4 名常驻简牍保护人员，还临时
抽调了 2 名保护人员和 1 名专业摄影师协
助工作。

多措并举
让简牍焕发时代光彩

多位专家表示，简牍保护修复还应进
一步从技术、标准、人才等方面入手，多点
发力，让凝聚祖先智慧、民族历史的鲜活史
料焕发光彩。

针对当前存在的简牍“排队”等待保护
修复现象，受访专家建议，提高简牍保护修
复的数字化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技术的
更新迭代对简牍保护修复非常重要。我们
现在使用的保护技术，结合了物理、生物、
化学等多个学科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相应
扩展。”史少华说。

记者采访发现，近几年各地文保单位
已经探索创新一系列措施，成果显著。

2021 年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
简牍进行数字化保护，通过高精度三维拍

摄建模，将包含简牍材质、形制、文字在内
的所有信息转化成数字化信息。

荆州文保中心探索出采用连二亚硫酸
钠作为脱色主试剂、十六醇作为脱水填充
材料、运用计算机绘图及测量技术等保护
修复方法。“有一些简牍送来时已严重变
形，但经过我们的修复，无一枚毁坏，迄今
都保存良好。”方北松说。

据了解，简牍的保护修复和整理研究
还没有统一标准。专家建议，邀请权威专
家集体论证，制定全国性的标准和工作规
程，明确责任主体，设定修复期限。

不同于青铜器、金银器等文物，简牍往
往内容晦涩难懂，研究群体范围小，被称为

“冷门绝学”。随着国家扶持力度加大，各
地高校持续加大简牍学人才培养。但目
前，高校培养的相关人才仍以简牍研究为
重点，简牍保护修复人才不足。

“文物保护本是小众领域，简牍的保护
修复更是小众。”甘肃简牍博物馆科技保护
部副主任常燕娜建议，进一步加大相关人
才培养，注重学科交叉，统筹简牍学、文物
保护、化学等领域的人才，同时优化博物馆
保护研究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

“修复与保护不是最终目的，在此基础
上最大程度展示利用才能让文物真正活起
来。”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简牍
保护是第一步，更需对简牍进行深度挖掘，
从中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精神，释读中华
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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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千年被发现，再等多久被看见？
——聚焦出土文物简牍“排队”等待保护修复

简牍，取材竹木，是纸张面世之前记录中华文明的重要载
体。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迄今发现超过30万枚简牍。

承载着千年历史与文化的简牍，出土后有的字迹氧化辨识不
清，有的呈现为糟朽木片或软烂成泥状态，交错堆叠互相粘连。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已有十多万枚简牍通过抢
救性修复重获新生，但全国范围内仍有数以万计“排队”等待保护
修复，这一工作面临多重难题。

▶ 甘肃简牍博物馆展出
的文物。 新华社发

◀ 甘肃文博服务中心文
物修复师李媛在清理待修复
的简牍。 新华社发


